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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是第一篇关于侵华日军在其占领区核心大城市 ———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全面、系统的个

案调查与研究。笔者根据近几年对侵华日军在南京设立的近 40家慰安所遗址、近百名知情人及其相关的

中、日、韩档案、报刊史料的调查与研究 , 论述了侵华日军在侵占与统治南京的约 8年期间 , 实施慰安妇

制度的由来、途径与各慰安所的分布、活动情况 , 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及其给中、韩、日妇女带

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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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 ”是日语中特有的名词 , 有着强烈而独特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所谓 “慰安妇 ”, 乃是

日本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 在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中 , 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地强征

大批的各国妇女 , 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女性。所谓 “慰安妇 ”制度 , 是当时日本

军国主义政府的一项重要国策 , 是一种野蛮罪恶的制度与行径。南京 , 由于它是日军制造震惊世界的

大屠杀的地方 , 是日本侵华 8年期间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所在地 , 日本军政机关、驻防日军与

日本侨民众多 , 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 , 也是

中国妇女、韩国妇女、日本妇女以及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最典型的地方。近几年 , 笔者根据

中、日、韩文档案、报刊资料 , 与中、日一些学者一道 , 多次进行社会调查 , 查访了许多熟悉有关史

事的知情人 “老南京 ”, 查证了多家慰安所的原址房屋 , 查获了慰安所的门牌、告示、用物及有关文

件档案等多种物证 , 还找到了曾在南京做过慰安妇的 20多位中国妇女与 2位韩国妇女本人或其家属 ,

获得了她们的口述回忆资料 , 确认在日军统治的 8年 (1937年 12月 13日到 1945年 9月 9日 ) 期间 ,

除占领初期临时设立的慰安所难以统计外 , 日军在南京较长期设立的慰安所有 40多家。

一、南京日军 “慰安妇 ”制度的由来

　　1937年 12月 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所进行的血腥大屠杀 , 同时也是一场大奸杀。在短短的时间

内 , 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达 2万至 8万人次。这不仅暴露了日军的凶残无耻 , 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

而且由于大规模的的奸淫活动 , 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日 “华中方面军 ”司令官松

井石根大将闻报 , 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辖各部队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日军上层很是震惊 :

在南路兵团 ———第十军的第 6、第 18、第 114师团及国琦支队 , 北路兵团 ———“上海派遣军 ”的第

3、第 9、第 11、第 13师团及重藤支队里 , 均发现各种性病如瘟疫一样迅速扩展。如此严重的情况 ,

使松井石根等人不仅担心国际舆论的谴责 , 更为忧虑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严重削弱 , 担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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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日军出征西伯利亚时期性病蔓延的悲剧 , 决定迅速实施慰安妇制度。

在 1918年至 1920年 , 日本曾派兵 712万人入侵苏俄西伯利亚。由于日军对当地妇女疯狂的奸

淫 , 致使 112万余官兵染上性病 , 约占日军总人数的 1 /5。性病大大超过了作战损耗的战斗力。于是

日军总部开始征募随军军妓 , 以解决官兵性欲与防止性病侵袭部队。[ 1 ]32 “军妓 ”制度在日军中开始

出现 , 但当时尚未有 “慰安妇 ”的称呼。“慰安妇 ”一词最早出现于 1932年日军制造上海 “1·28

事变 ”期间。当时担任日 “上海派遣军 ”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为鼓舞日军士气与防止日军士兵强奸

事件发生 , 在日本当局的支持下 , 与日本关西地区长崎县官府合作 , 征召日本妇女 , 组织 “慰安妇

团”来上海 , 为参战的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 2 ]302 于是 , “慰安妇 ”作为特定的名词与特定的制度出

现了。“慰安妇 ”是由日本军队上层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与组织并形成的一个特定的妇女团体。

其实 , 在日军攻占南京前 , 松井石根便已根据日军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 , 命令 “华中方面军 ”

参谋长冢田攻少将准备在日军占领区实施慰安妇制度。这是因为自 1937年 8月松井石根率日军向上

海进攻 , 在 1937年 11月 12日占领上海后 , 接着 , 兵分两路向南京进击 , 已历时近四个月。在这期

间 , 日军各部官兵已开始对各地的中国妇女大肆奸淫。1937年 12月 11日 , 日 “华中方面军 ”司令

部向正在疯狂进攻南京的各部下达 《方面军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 》。当日 , 正在南京前线的日

“上海派遣军 ”参谋长饭沼守少将在日记中记载 : “关于慰安设施一事 , 方面军来文件指示 , 予以实

施。”[ 3 ]202
1937年 12月 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 , 日军当局在纵容日军大肆烧杀淫掠的同时 , 着手在南

京筹建慰安所 : 一方面致电日本国内 , 要求尽快征集日本慰安妇运往南京 ; 另一方面拨出巨款邀请上

海的日侨 “方便屋 ”老板出面 , 到南京举办 “民间慰安所 ”;
[ 4 ]48 同时密令所辖各部先自行设立各种

形式的临时 “慰安所 ”。12月 19日 , 驻防南京的日 “上海派遣军 ”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特派军参谋部

第二课的课长长勇中佐前往上海 , 为在南京设立慰安所进行联系。长勇在上海与一些日侨方便屋老板

以及上海黑社会首领黄金荣等进行了联系与布置后 , 于 12月 25日回到南京 , 向饭沼守复命。对以上

事项 , 饭沼守在 1937年 12月 19日的日记中记载 : “已委托长中佐尽快设立妓院 (慰安所 )。”12月

25日的日记中又记载 : “长中佐从上海返回 ⋯⋯关于妓女 (慰安妇 ) 的事也要事先做好准备 , 日本国

内的和支那的都要 , 一旦定下 , 年底即可办理开业手续。”[ 3 ]211, 218 在进行了数天的筹划后 , “上海派

遣军 ”参谋部第二课提出了 《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 》, 并于 1937年 12月 28日召集 “上海派

遣军 ”所辖各部队的将校开会 , 对该方案进行审议。“上海派遣军 ”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 1937

年 12月 28日的日记中记载 : “ (日军 ) 军队的不良行为好像日益增多 , 让第二课召集各部队的将佐

举行会议 , 就此事进行汇报 ⋯⋯审议了第二课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 5 ]251 第二课提出

的 《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 》迅速得到通过。

1938年年初 , 日 “华中方面军 ”司令部对所辖各师团性病流行的调查报告也引起了日本最高军

事当局的震惊与高度关注。1938年 3月 4日 , 日本陆军省向日本 “华北方面军 ”、“华中派遣军 ”

(1938年 2月 18日由 “华中方面军 ”改编而成 ) 发出通牒 , 要求在中国各个占领区设置由军方直接

管理的慰安所 , 以缓解日军越来越严重的强奸问题。[ 6 ]463 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在一份命令中明确指

出 : “为能有效地降低日军驻海外士兵的强奸发生率 , 以减少被占领国人民因此而采取的对日军巡逻

队的报复行为 , 各部队应迅速建立一个能使日军兵士在作战空隙时 , 在性方面可得以充分满足的机

构。”[ 7 ]55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主持与支持下 , 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与日军其他占领地区建立与实施。

二、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主要途径

　　在日本统治南京近八年的时间中 , 日方当局建立慰安所的途径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日军各部队奉命自行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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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当局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一条途径 , 是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 , 日本军部从后方征

调的日、韩国籍慰安妇一时不能立即大量地运抵南京 , 日军方遂采取应急措施 , 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

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

于是 , 各部日军就用公开劫掠、强迫征召或用谎言欺骗等种种方法 , 获得大批中国妇女 , 然后随

意选择一些场所 , 建起各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

日军从进入南京开始 , 就大肆劫掠中国妇女。李克痕在 《沦京五月记 》中写道 : “整群结队的

‘花姑娘 ’被捉到 , 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 , 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 , 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 , 在街

上 , 在弄堂口 ⋯⋯”日军在搜索妇女时 , 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 , 故在搜查男子时 , 还要伸手

到裤裆触摸一下。[ 8 ]

例如日军第 6师团。这支最早从雨花台、中华门、水西门一线攻入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以凶残屠

杀而闻名。这支部队从 1937年 12月 13日攻入南京 , 到 12月 21日奉命撤出南京前往芜湖、杭州 ,

在南京仅驻防 9天 , 大肆奸淫中国妇女 , 同时劫掠大批中国妇女建立慰安所。1946年 , 南京军事法

庭在审判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时 , 就对谷寿夫指挥所部在对南京军民大屠杀期间 , 公开劫掠南京妇女充

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揭露、控诉与认定 :

“查该被告纵容属下 ⋯⋯于行军途中及在南京雨花台等处 , 向陈王氏等强索姑娘作肉体之慰

劳 ⋯⋯虽该被告仍一再辩称 ⋯⋯设立慰安所系向当地长官商量 , 并征求慰安妇女之同意 , 始行设

立云云 ⋯⋯我国妇女及社会风尚 , 向无以肉体作慰劳之习惯 , 即本国行军 , 亦不能使其同意牺牲

色相 , 况为敌军。且就其在南京强索妇女不遂杀人观之 , 尤足证所谓征其同意为虚饰 ⋯⋯该被告

来华作战 ⋯⋯肆意抢劫及破坏财产 , 对于平民作有计划之屠杀与强奸 , 强迫妇女入慰安所 , 以及

强奸之后加以杀害 ⋯⋯暴行 , 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 8 ]807 - 810

日军还公然派人到各难民所 , 强行 “征召 ”中国妇女作慰安妇。

1937年 12月 24日上午 , 日军某师团派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 , 公然向

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 (M innie Vautrin) , 要求挑选 100名中国妇女

去充当日军的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

“10时 , 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 , 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 , 幸好他带了一名翻

译 , 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 , 他要求我们从 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 100名妓女。他们

认为 , 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 , 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

抓走良家妇女后 , 我们允许他们挑选 , 在这期间 , 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 , 过了很长时间 ,

他们终于找到了 21人。”[ 9 ]209

日军第 16师团第 30旅团第 33联队第 2大队的士兵井上益男 (1915年 6月生 , 1937年 22岁 )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 , 曾奉命 “警备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他目睹了多起日军官兵到该校难民

所强行带走中国妇女的场面。晚年他向采访者松冈环女士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 :

“南京陷落后 , 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 (按 : 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警备。警备有 10个人 ,

实行一周交接制。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女人的避难所。那里经常有日本的军官过来说 ‘进去一

会儿 ’, 就进校舍带走女孩子了。军官们也是不像话的 , 他们是把女孩子带走强奸的。军官都是

中队长以下的小队长级别的军人。我们虽是警备 , 但看到军官们带走女孩子也无法阻止 , 因为他

们是上司嘛。经常出入校园的不仅是 33联队的 , 还有 9师团和 16师团的 30旅团的。他们是开

着卡车来的。白天不怎么来。一天大概来两三辆。每次来的包括军官有四五人 , 其中三人拿着

枪。也有的时候一天来五六辆。一辆大概装 20个女孩子。也有不愿意而哭鼻子的女孩子 , 但只

要被拉到卡车的载物台 , 从上面盖上苫布 , 她们就老实了。被送回来的姑娘是很少的 ⋯⋯当时还

有宪兵 , 但他们也无法阻止军官们抢女人。”[ 10 ]326

其他的难民所也都发生了日军强行征召慰安妇的事件。日军 “每日至女收容所内用卡车将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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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载去 , 哭号震天 , 惨不忍闻。有时深夜将一部分送回 , 但已遍体鳞伤矣。”[ 8 ]151

日军还通过 “难民登记”挑选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担任南京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主席的德

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 ·拉贝 (J. H. D. Rabe) 在 1937年 12月 25日的日记中写道 : “日本

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 , 登记必须在今后的 10天内完成。难民共有 20万人 , 这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 , 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 , 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出

去做苦工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 , 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

院。”[ 11 ]279

日军还常常用诡言诱骗来许多中国妇女 , 声称让她们为日军做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女招待等

工作 , 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中去做慰安妇。1937年 12月 30日 , 有 6名中国妇女被日

军从南京市中心的锏银巷带走 , 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军医院。日军诡称让她们为日军官兵洗衣服。

但到晚上 , 她们就被胁迫进慰安所 , 遭日军官兵的轮奸。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晚被轮奸 10次到 20次 ,

较年轻、美貌的多被轮奸 40次之多。[ 8 ]218 这些被日军骗去的中国妇女从此就失去了自由 , 绝大部分

再也没有走出日军的兵营。

日军建立的这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一时遍布南京城内外各地。由于这类慰安所多存在于日军

刚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期 , 为时不长 , 且多建在日军的军营里 , 为临时性质 , 因而留下的史料与遗迹

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当事人的记述与回忆中 , 看到其中的一些情况。

日军第 114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说 : “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 , 还是年轻的 ,

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 , 送到村庄 , 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 15—20人玩弄。士兵们

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 ⋯⋯等着轮到自己。”[ 12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 1938年 4月 30日曾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城外东郊原著名

的贵族学校的校园里所设立的一家慰安所。那天她与同伴为了 “调查可以安置孤儿的场所 ”, 来到了

贵族学校校园。她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 “我们鼓起勇气 , 决定设法去城外那些收养烈士遗孤的学

校 , 学校内新的女生宿舍被彻底摧毁了 , 我们不能进去 , 因为那里似乎被日本士兵和大量的中国妓女

占据着。”[ 9 ]363

这种由日军各部队自行开设的临时性质的慰安所 , 数目众多 , 但为时不长 , 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

稳定与日军调防后 , 数目有所减少 , 逐步为其他形式的慰安所代替。

2. 由中国的地痞流氓与伪政权设立慰安所

日方当局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二条途径 , 是通过南京本地的一些汉奸地痞流氓 , “招募 ”、胁

迫、诱骗中国妇女 , 设立慰安所 , 进行商业性的经营 ; 在南京伪政权建立以后 , 就指令伪政权派遣专

门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早在 1937年 12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后不久 , 日军 “南京特务班 ”的班长大西等人 , 就指令汉

奸孙叔荣、王承典等人迅速招募 100名 “花姑娘 ”建立 “皇军慰安所 ”。王承典原是 “南京保泰街的

拍卖人 , 与南京的下流社会过从甚密 ”。[ 13 ]304日军侵占南京时 , 他先受聘在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工

作 , 但很快就与日军搭上关系 , 成为日方的代理人。他认识南京一位对举办妓院很内行的黑社会人士

乔鸿年 , 就向大西推荐 , 由乔鸿年承办慰安所与招募中国妇女。王承典的建议得到大西的首肯。

乔鸿年 , 又名乔月琴 , 是战前南京著名的流氓地痞与戏霸 , 黄金荣式的社会闻人与青帮首领 , 曾

在南京开办过金陵大戏院、民生公司大剧场、南京大戏院和下关大戏院 , 经营所谓娱乐事业 , 与黑社

会的三教九流都有密切的关系 (此人后来在南京沦陷 8年期间 , 任南京伪帮会组织 “安清同盟会 ”

的副会长与伪 “首都模范戏剧研究会 ”理事长等职 )。他得到王承典的推荐后 , 立即积极地为日军奔

走效劳。他陪同日军特务班头目 , 先后来到 “安全区 ”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乔鸿年把搜寻

重点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因为这家难民所主要收容年轻妇女 , 人数达 1万多人。乔对她们

摇唇鼓舌 , 以日军保障安全、付给一定报酬和日军官兵不得携带武器等条件为诱饵 ; 又以牺牲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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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日军停止杀掠与奸淫、保护众多中国姐妹等语句来诓骗 ; 还用如不从命必遭杀身之祸来威胁。但

中国妇女仍不从命。于是乔鸿年协同日军 , 从 12月 18日到 20日 , 从这里强征了 300多名妇女 , 又

从中挑选出 100名 , 由王承典、孙叔荣交大西过目同意。乔乃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公馆巨宅作为

慰安所开办地 , 又带着日军宪兵从一些国民政府大员公馆内拉来上好家具装饰。12月 22日 , 由汉奸

创设的这第一家慰安所便正式挂牌开张了。这家慰安所由日军部正式委派大西为主任 , 乔鸿年为副主

任 ; 设售票员 3人 (其中 2人为日本人 ) , 记账员 4人 , 还有女佣、杂役等 , 连同慰安妇共 200多人 ;

经费开始由日军部供给 , 后以卖票所得支付 , 还有盈余 , 都归大西所有。傅厚岗慰安所设在公馆的

一、二、三楼 , 慰安妇多选年轻美貌者 , 约 30多人 , 专为日军将校服务 , 规定每天下午 1时到 5时

接客 , 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 3元 , 可以过夜 , 通夜 10元 ; 铁管巷慰安所的慰安妇为普通日军士兵

与下级军官服务 , 规定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 2元 , 但不准过夜。该慰安所于 1938年 2月初日军大

批营妓到达南京后结束。[ 14 ]

在汉奸创办了第一家慰安所以后 , 日军当局又要求继续开办更多的慰安所。1937年 12月 22日 ,

日军特务机关在召集南京红卍字会会长陶锡三及孙叔荣、王承典、王春生等人讨论建立伪政权 “南

京市自治委员会 ”时 , 就向他们提出 “为日军建立三家妓院 ”的要求。1937年 12月 23日伪 “南京

市自治委员会 ”成立后的第一件重要事项 , 就是搜寻挑选中国妇女 , 为日军建立慰安所。担任 “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 (L. S. C. Smythe) 当时就听说 : “‘自治

政府委员会 ’的第一职责 , 在日本人 12月 22日招集之时 , 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 ———而且许

多人为此事感到高兴。”[ 13 ]342 史迈士所说为日军建立慰安所 “感到高兴 ”的人 , 是指伪 “南京市自

治委员会 ”的会长陶锡三、副会长孙叔荣、顾问王承典等人。史迈士记述了西方人士得知日方当局

的这一措施时都十分吃惊与气愤。他在 1937年 12月 24日的日记中写道 : “红卍字会正着手和日本人

一起建慰安所 , 以满足日本士兵和军官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 ! 上周六 (按 : 指 1937年 12月 18日 )

贝德士就暗示过此事 , 当时林查理吃惊不浅。许先生 (按 : 指许传音 ) 说他们准备建两个分部 : 一

个在鼓楼火车站以北供普通士兵使用 , 一个在新街口以南供军官使用 , 全是营业性的。”[ 13 ]304 史迈士

还记载了王承典派乔鸿年陪同日军到安全区几家难民所搜寻挑选难民妇女的情况 : “我们办公室经理

的代表 (按 : 指王承典的代表乔鸿年 ) 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校园 , 从那儿的 10 000名

难民中 , 眨眼工夫就叫出 28个妓女 ! ”史迈士斥责这些汉奸是中国 “黑社会的三教九流 ”。他写道 :

“所以我们解嘲说 , 与国际委员会一起进行工作的 , 有美国传教士 , 中国基督教徒 , 德国纳粹商人

(按 : 指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拉贝 )、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

流。”[ 13 ]342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对日方当局公然开设慰安所也感到吃惊与愤慨。他在 1937

年 12月 26日的日记中写道 : “现在日本人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 , 要建立一个军妓院。”[ 11 ]285

1938年年初 , 王承典、孙叔荣与乔鸿年等人又在南京一些地方开办了多家慰安所 , 如在城西铁

管巷 (现四环路 ) 瑞福里 (四达里 ) 设 “上军南部慰安所 ”, 在山西路口设 “上军北部慰安所 ”。乔

鸿年自任这两家慰安所的总主任 , 另一个汉奸唐力霖任副主任。[ 15 ]据 1999年调查 , 曾住西铁管巷 19

号的王大妈说 : “我家对面就是瑞福里 (四达里 ) , 亲见日军进去时买票 , 把枪放下来 , 脱掉外面衣

服进慰安所里面去 , 里面住着中国的女人。”[ 16 ]

1938年 4月 12日 , 已经开办与主持多家慰安所、富有经验的乔鸿年奉日军特务机关的 “委托 ”,

以 “上军慰安所主任 ”的身份 , 向伪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会长孙叔荣、工商课课长王承典呈文 ,

申请在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再开办一家新的慰安所 ———“人民慰安所 ”。

乔鸿年的呈文如下 :

呈为分设人民慰安所 , 仰祈鉴核 , 准予备案事

窃所顷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 , 为繁荣夫子庙市面 , 振兴该区商业 , 调剂全市人民生活计 ,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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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夫子庙 , 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址 , 及市府路永安汽车行原址 , 暨永安里全部房屋 , 分设

“人民慰安所 ”二处 , 业已修理 , 一俟工竣 , 即行开幕 , 除已分别呈报各主管机关外 , 理应备文

呈报 , 仰乞鉴核 , 准予备案 , 并加保护 , 是为德便。

谨呈。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孙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工商课课长王

上军慰安所主任乔鸿年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 17 ]

王承典是最早为日军经办慰安所的老手 , 所以立即批示 : “照准 , 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

仅过了一夜 , 第二天 , 即 1938年 4月 13日 , 伪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就专为此事发出第 239号训

令。[ 18 ]

此后 , 所谓 “人民慰安所 ”就正式挂牌营业。据 2000年初的调查 , 现居住在贡院街 15号 204室

的李甫老人 (90岁 ) 证实说 : “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是韩姓老板开设 , 韩老板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即逃

走。旅馆由汉奸乔鸿年在海洞春旅馆原址开设人民慰安所 , 里面的妓女都是中国人。”海洞春旅馆原

址在战后被拆除 , 现在原址上盖了住宅楼。

在日军部的指示与支持下 , 其他一些流氓汉奸步乔鸿年后尘 , 也纷纷开设各种名目的 “慰安

所 ”。今天有案可查的就有 “日华亲善馆 ”、“皇军慰安所 ” (位于傅厚岗 )、“大华楼慰安所 ” (亦有

称 “大观楼慰安所 ”, 位于白下路 219号 )、“满月慰安所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 ”等。在南京城

郊区龙潭 , 日军指示信裕商行老板范竹修设立了一家慰安所 , 其中被逼为娼的有 100多位中国妇女。

但因日军占领南京初期 , 驻军众多 , 已设立的慰安所远远不能满足日军性欲的需要。据记载 , 许

多日军士兵一清早就去各慰安所 , 而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 , 前一个进去十来分钟 , 后面就又敲门又骂

下流话。于是南京日军当局指使伪政府 , 将恢复开业的南京的一些妓院专门用来接待日军。据 1939

年 10月 1日 《战地电讯 》所载 《南京魔窟实录 》一文称 : “ (南京 ) 尚有 25家名目繁多的妓院 ‘桃

花宫 ’、‘绮红阁 ’、‘蕊香院 ’、‘秦淮别墅 ’⋯⋯也供日军奸淫。”[ 19 ]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

的慰安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 , 曾一度受到日军当局的欢迎 , 存在的时间也较长。但日军当局毕竟对

之存在种种疑虑与顾忌。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以后 , 特别是在日本实施所谓 “对华新政策 ”后 ,

日本当局不得不收敛起一些极易引起中国人民反感的霸道行为。于是 , 这类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

开设的慰安所在南京逐步减少 , 或停办 , 或由日方接管 , 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继续经营。

3. 日军部直接开办或委托日侨娼业主设立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三条途径 , 是由日本军部自行开办 , 主要为日军高、中级将佐服务 ;

更多的则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在南京择地设立 , 为日军普通官兵服务。这类慰安所逐步成为南

京最主要的慰安所 , 尤其是在日本统治南京的中、后期 , 当前两类慰安所在南京逐步减少与消失以

后。

有史料表明 , 日军进占南京不久 , 有的部队就已携带一些日、韩籍的慰安妇。日军老兵冈本健三

回忆说 : “日本的慰安妇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也来到了。有的慰安妇心慌意乱 , 比部队到达得

早。在南京时 , 我们的部队进城那天 , 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人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下来

以后 , 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 20 ]94日军控制南京后 , 日本军部征召原在日本、上海以及

“满洲国 ”的日本娼业主 , 携带日、韩籍的慰安妇 , 来到南京 , 选择靠近日军兵营的地方 , 强占一些

设备条件较好的居民住房或政府公房 , 改作慰安所 , 挂牌营业 , 专门接待日军官兵。这类慰安所的慰

安妇开始多是由日本军方征招来的日本籍、韩国籍的 “营妓 ”,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被掳掠、

胁迫、诱骗到这里来充当慰安妇。南京的中国居民依慰安妇的国籍分别称这些慰安所叫 “日本窑

子 ”、“高丽窑子 ”、“中国窑子 ”。这类慰安所由于得到日本当局的支持与庇护 , 享受种种侵略特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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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稳定的顾客来源与财源 , 因而生意兴隆 , 存在时间长 , 一直存在到 1945年 8月日军投降以后 , 而

且为数也很多 , 经我们查证的就达 40多家。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

一是城南部 , 从夫子庙到大行宫一带。

由于这一带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 , 又是日本当局划定的日本侨民聚集的 “日人街 ”所在地 ,

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 , 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多而集中。据当

时在 “日人街 ”中心科巷一家小饭店做学徒的高成明老人 (1927年生 ) 在 2005年 11月 21日接受采

访时说 : “我在南京科巷当学徒 , 做面行 , 卖面条馄饨 ⋯⋯科巷那里全是窑子 , 那时叫慰安所 , 二条

巷、四条巷、利济巷、文昌巷都有 , 有七、八家呢 ! 全是楼房。有日本窑子 , 也有中国窑子。”[ 21 ]这

一带的慰安所较大的有 :

“安乐酒店慰安所”。位于繁华的太平南路 , 由日军军部主办 , 公开名称是 “日军军官俱乐部 ”。

日军中上级军官在这里吃喝玩乐外 , 一直专门有日本、朝鲜与中国的慰安妇应招前来陪伴跳舞与住

宿。这实际上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别的慰安所。这在当时的南京几乎尽人皆知 , 直到

1945年 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国民政府军队进驻南京后 , 这家慰安所仍在公开营业。当时担任国

民政府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第 74军第 51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官的邱维达将军就看到 : “日军成

立慰安所是公开的 , 当时南京就有好几处挂着牌子的慰安所 , 如坐落在太平南路的安乐酒店 , 就是日

军的一个高级慰安所。”[ 22 ]135此处建筑现改为江苏饭店。

“松下富贵楼慰安所 ”。位于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 5号。这里原是一李姓人家在 1931年到 1932年

修建的住房 , 有三幢 , 前、后两幢均为二层楼房 , 中间一幢是小瓦房 , 共约 40多间 , 建筑面积共有

1200多平方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 , 日机不断轰炸南京 , 这李姓人家于 1937年 8月逃离南京。日

军占领南京后 , 日军宪兵队便将这些房屋占有 , 建立了一家慰安所。日军将房屋修理改建 , 将三幢房

子全部用铁栅栏围起 , 在大门前竖起一块水泥牌 , 上书 “松下富贵楼 ”五个大字 , 这是因为管理与

经营这家慰安所的是个叫松下的日侨娼业主及其妻子。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妇女与中国妇

女。40多间房间 , 除一间办公 , 其余都是慰安妇 “接待营业 ”的场所。到这家慰安所寻欢作乐的也

不是日军普通士兵 , 而是将、佐级军官。附近中国居民看到 , 经常有日军军官开车前来 , 有时楼门前

停有日军军车十几辆。这时 , 松下夫妇就会赶到门口迎接。四周中国居民都知道 , 这家慰安所的慰安

妇们每星期都要去检查身体。此处建筑部分遗址在 2006年 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 慰安所遗留的日

式浴缸、榻榻米及一些家具也保存至今。

“青南楼慰安所 ”。又名 “菊水楼慰安所 ”。位于大行宫以南 , 太平南路文昌巷 19号白菜园大院 ,

有 8幢规格一样的二层别墅洋房 , 以及另外几幢式样不一的二层、三层楼洋房 , 建筑总面积约 5000

平方米。这片洋房群落 , 四周围以围墙与铁丝网 , 大铁门两边的门柱上写着 “菊水楼 ”三个字 , 里

面的慰安妇多为菲律宾籍、韩国籍与中国籍。“菊水楼慰安所 ”是南京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慰安

所。来这里 “游乐 ”的都是日军将、佐级军官。曾住在科巷的潘纪文老人在 2000年年初作证说 :

“东白菜园与西白菜园的洋房内有日军慰安所 , 有中国妇女包括台湾妇女 , 还有朝鲜妇女。”此处建

筑遗址在 2006年 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东云慰安所 ”, 又名 “东方旅馆 ”。位于利济巷 2号。利济巷北口是中山东路 , 隔马路就是著名

的中央饭店。利济巷 2号原是一位有钱人扬普庆在战前不久建造的高级住宅区 “普庆新邨 ”的一部

分 ———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日军占据这里后 , 将其改造成一家慰安所 , 交给一

个名叫千田的日侨娼业主经营。在这座洋楼的一楼、二楼的中间 , 各有一条狭长的通道 , 通道两边是

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 , 一间连着一间 , 房门对着房门 , 均为长方形 , 一楼有 14间小房间 ,

二楼有 16间小房间 ; 在每个房间的门上都钉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 ; 在每个房间里都建有一块凹进去

的床位 , 放置榻榻米 , 另放几张桌椅板凳和一张衣柜。这是慰安妇们被迫接待日军的场所。在一楼进

门处设一吧台。在二楼一个小房间的上面还有一间狭小的阁楼 , 是关押、吊打不听管教的慰安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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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 , 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 , 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 , 有大铁门 , 在大铁门口

设一售票处。当地南京居民称之为 “高丽窑子 ”, 因为他们看到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年轻的韩

国妇女。日军官兵到这里时 , 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据世代居住在利济巷 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在

2003年 1月 (95岁 ) 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 她们全家在 1938年春夏之交从逃难地六合老家返回这里居

住 , 先摆香烟摊为生 , 后开了一个 “德胜祥烟酒杂货店 ”, 一直居住至今。当时她家四周住有许多日

本人 , 有的住家 , 有的开店、开洋行 , 还有的开慰安所。她向他们学会了讲日语。“高丽窑子 ”就在

她家房子的后面 , 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韩国慰安妇 , 因

为这些女人都穿的是朝鲜服 , 所以知道她们是朝鲜人。她看到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穿军装、挎军刀的日

军官兵来此 , 周末来的更多 , 老板千田都要到门口迎接。另一位沈玲老人 (1927年出生 ) 在 2003年

1月 (76岁 ) 告诉我们 : 在日据时期她家住在利济巷 6号楼上 , 就在 “东云慰安所 ”的前面 , 当时

她才十二三岁。她常透过窗子看到每天都有许多日本军人进入利济巷 2号的楼房内 , 有朝鲜姑娘为日

军脱衣等。在 2003年 11月 , 我们与日本学者西野 υ美子女士历经万难 , 找到了曾于 1939年至 1942

年初在这家慰安所做过 3年慰安妇的朝鲜妇女朴永心 , 并将这位已经 80多岁的老人从平壤接到此地 ,

指认当年她所居住的楼上第 19号房间、一楼吧台、关押吊打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小阁楼以及这家日军

慰安所的其他种种罪证。[ 23 ] “东云慰安所 ”旧址的房屋在 2006年 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故乡楼慰安所 ”。位于利济巷 18号 , 紧邻利济巷 2号 “东云慰安所 ”。这里原与利济巷 2号相

通 , 是扬普庆在战前建造的 “普庆新村 ”的主体部分 , 有相同式样的二层楼洋房 8幢。日军占据这

里 , 建成慰安所。里面都是日籍慰安妇 , 主要接待日军军官。当地中国居民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妇都穿

着日本和服与木屐。穿着军装的日本人一般都是晚上来 , 周末时人更多。慰安所门口挂着 “安乃家 ”

的牌子 , 门口有日本人收票。中国居民称它为 “日本窑子 ”。当时居住在利济巷、以卖米为生的张万

宣在 2000年年初 (81岁 ) 接受调查时说 : “利济巷 18号是日本窑子 , 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

日本军人 , 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 , 穿日本衣服。”世代居住在利济巷 14

号的杨秀英老太太的儿子张传铭在 2003年 1月 (72岁 ) 作证说 : “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 , 知道一些

事。当时我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 , 利济巷 16号是日本人开的池田洋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

箱 , 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 , 所以证明利济巷 18号是日本窑子。18

号里面女人都穿和服。”[ 24 ]此处建筑遗址在 2006年 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吾妻楼慰安所 ”。位于科巷南寿星桥口 , 与 “东云慰安所 ”隔街相望。是为日军普通士兵设立

的、级别较低的慰安所。日侨娼业主经营 , 里面都是中国妓女。家住附近的沈玲老人在 2003年 1月

陪同笔者前往实地调查 , 她指着 “吾妻楼 ”慰安所旧址告诉笔者 , 当时这家慰安所大门上方 , 高悬

大幅横幅 , 上书 “扬州姑娘”四个大字 , 以做广告宣传。张传铭老人也指证说 : “吾妻楼慰安所是在

现在科巷菜场卖鸡的地方 , 现在房子都已拆除了。”[ 25 ]

大华楼慰安所 (亦称 “大观楼慰安所 ”)。位于白下路 213号。此处建筑现已拆除 , 在原址上建

了一座 “太平洋保险公司 ”大楼。

“浪花楼慰安所 ”。位于中山东路四条巷树德里 48号 , 开办人为日侨娼业主河村。此处建筑遗址

在 2006年 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筑紫屋军食堂 ”。这是以 “食堂 ”名义提供性服务的变相慰安所 , 位于南京市中心洪武路 18

号。开办人山本照子 , 日本福冈县人。此处建筑已拆除。

“朝日屋军食堂 ”。由原 “筑紫屋军食堂 ”改名 , 位于洪武路 18号 , 开办人为重冈又三郎。[ 26 ]此

处建筑已拆除。

二是城北部下关一带。

因为这一带地区是南京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 , 下关火车站与长江码头又被日军军管 , 因而

这里驻防日军较多。与之相适应 , 日本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慰安所 , 有 “华月楼慰安所 ”、“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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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慰安所 ”、“圣安里 A所慰安所 ” (日本慰安妇 )、“圣安里 B所慰安所 ” (中国慰安妇 )、“东升

楼慰安所 ”、“铁路桥慰安所 ”、“煤炭巷慰安所 ”等。

“华月楼慰安所 ”。位于下关商埠街惠安巷 13号 , 为一幢 3层木质结构的楼房 , 占地面积约 200

平方米左右 , 每一层约有 6、7个房间 , 内有一个大院。该房原为一位黄姓富户所有 , 黄姓一家在战

前逃离南京 , 遂被日军 “征用 ”, 1939年初被开办作慰安所。据当时居住在惠安巷 16号开裁缝店、

经常为慰安妇们缝补衣服的樊桂英老人在接受我们调查时说 : “每天来华月楼慰安所的日本人很多 ,

白天、晚上都有 , 全部是日本军人。在慰安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客厅 , 客厅里有人售票 , 四周墙上挂

满慰安妇的照片。慰安妇不叫名字 , 都称呼多少号。记得是从 1号到 25号。也就是说 , 这里有 20多

个慰安妇 , 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 , 以扬州人最多。这家慰安所的经营者是一对日本夫妇 , 会讲中国

话。日本投降后他们没有立即回国 , 留在下关木行里做事 , 直到 1949年后才被遣送回国。该所的慰

安妇在日本投降时都跑了 , 只有一位叫 17号的慰安妇嫁给一个广东商人 , 留住此地 , 抱养了一个女

孩做养女。这位慰安妇在 20世纪 90年代去世。”该所的管理条文十分详细 , 规定慰安妇每 5日必须

接受宪兵分队兵站支部医官兵身体检查 ; 慰安所每天对士兵开放时间为上午 10时至下午 6时 , 价格

为 1元 , 1次 30分钟 , 每延长 30分钟追加 50钱 ; 对军官开放时间为上午 10时至下午 9时 , 价格为 3

元 , 1次 1小时 , 每延长 1小时追加 2元 ; 购票进入慰安所的官兵不得进入所认定购买号码以外的慰

安室等。[ 27 ]此处建筑遗址在 2006年 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铁路桥慰安所 ”。位于下关石梁柱大街 85号 , 是一座约有 30余间房间的平房。当年在这附近

一家三明旅馆做接待工作的刘聚才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 “在三明旅馆隔马路的斜对面 , 有一处

约有 30余间房间的平房 , 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所房子如同旅馆 , 有一个大门进去 , 中间有一条小

过道 , 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 , 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

30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 , 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妇女大都穿着日本服装 ,

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 , 但出去时都穿日本服装。据说这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大都是日本人和高丽

人。这个慰安所是一个 40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当严格。我当时才十七八岁 , 那些女的

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讲话。她们当中有人会讲中国话。但那个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 , 禁止她

们同我们中国人讲话。这个慰安所中国人不能进去 , 只对日本军人开放 , 而且来的日本人似乎以军官

为主 , 白天晚上均有军人进去。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 , 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

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 , 没有看到她们出去检查。这个慰安所管理

相当严格 , 卫生要求很高。这个慰安所门口有一块招牌 , 上面写着某某慰安所 , 具体什么名字 , 我记

不得了。”[ 27 ]现铁路桥改名为惠民桥 , “铁路桥慰安所 ”的平房已被拆除 , 原址上建成了一个农贸市

场。

“鹤见慰安所 ”。隶属驻南京的日本海军部队。地址不详。

下关一带其他慰安所的资料不详。从日方在 1942年 8月 15日修订重版第 32版、1943年 8月 15

日修订重版第 33版 , 日本金风社出版的 《支那在留帮人人名录 》, 可知下列情况 :

“东幸升楼慰安所 ”。位于下关大马路德安里 14号。开办人久下喜八郎 , 日本兵库县人。

“煤炭港慰安所 ”。位于惠民桥升安里。

“大垣馆军慰安所 ”。位于下关大马路 , 创办人三轮新三郎。[ 26 ]

三是城中部地区。

因为这一带地区虽是南京城的中心 , 但不是商业繁华之地区 , 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

集中的行政区 , 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相对较少 , 主要有 :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 ”。位于城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 , 邻近鼓楼。据在 2000年年初调查 , 黄

泥岗 44号老住户刘毅 (82岁 ) 证实说 : “我家对面有个二层楼的慰安所 , 叫 ‘鼓楼饭店 ’, 里面都

是日本女人。日本大军官来时 , 有人站岗 ; 小军官来时 , 没有人站岗 , 一般晚上来的日本军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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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老人陈有豪 (74岁 ) 证实说 : “我是 1938年约 10月份回南京 , 就住在黄泥岗。我家对面是日

本人开的窑子 , 叫 ‘鼓楼饭店 ’, 外观是教堂式的 , 方方的二层楼 , 共有五进。妓女都是日本人 , 穿

着和服。估计里面有 20—30个日本女人。星期天 , 日本兵来的多 , 平时少些。这个窑子 , 日本投降

后就撤了。”住黄泥岗 36号的老人钱永和 (82岁 ) 说 : “我是南京大屠杀平定后 , 在 1938年来南京 ,

就住在黄泥岗 36号内。街对面是饭店 , 叫 ‘鼓楼饭店 ’, 饭店隔壁是教堂。‘鼓楼饭店 ’有五进 , 是

二层楼 , 大门朝东 , 圆形门框。这里是日本人开的窑子 , 里面全是日本人 , 女的穿和服。来这里的嫖

客全是日本兵 , 有的坐黄包车来 , 有的坐汽车来。里面有多少慰安妇不清楚。”鼓楼饭店老屋在 1990

年前后拆除 , 现在在原址上由南京供电局盖了一座职工宿舍大楼。

“傅厚岗慰安所 ”。位于城中心鼓楼之北 , 中央路之左。现地址为高云岭 19号。据在 2000年年

初调查 , 82岁的老人刘万发证实说 : “我家原住傅厚岗 10号之一 , 现改为高云岭 16—18号。我家有

一进二厢 , 还有一个大院子。日军来时 , 占据我家的房子作养马场。我家对面是廖家 , 是二层楼洋

房 , 也有院子 , 是日本人开的妓院。”另一位 77岁的老人童恩华证实说 : “1937年我 14岁 , 家住在

玄武门 , 就是现在的展览馆南面。当时我就知道傅厚岗有日本人的妓院。因我姨妈家住傅厚岗 11号 ,

我经常去姨妈家玩 , 看到廖家房子里有许多日本女人 , 穿日本和服。廖家房主当时逃走了 , 日军占据

房子开妓院。”据知情者说 , 廖家房主现住台湾。[ 28 ]

“珠江饭店慰安所 ”。位于珠江路。

“满月慰安所 ”。位于相府营。

“菊花水馆慰安所 ”。位于城东北部湖北路楼子巷 25号。

“共乐馆慰安所 ”。位于城东桃源鸿 3号。

“皇军慰安所 ”。位于城西铁管巷 (现四环路 ) 瑞福里。

“上军南部慰安所 ”。位于城西铁管巷 (现四环路 ) 四达里。

四是城外郊区与浦口、江浦、汤山等地。

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 “第二碇泊

场 ”及 “三井码头 ”、浦口战俘营所在地 , 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

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 :

“昭和楼慰安所 ”。位于浦口大马路 7号 , 创办人久山卜 , 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 ”。位于浦口大马路 3号 , 创办人沟边几郎 , 朝鲜人。

“一二三楼慰安所 ”。位于浦口大马路 10号 , 创办人济道。

江浦慰安所。江浦县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 , 属于远郊区 , 与苏北的六合、盱眙及安徽省的和县、

全椒、滁州接壤。日军占领了江浦县城及其部分地区 , 与重庆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及中共新四军的淮南

根据地相连 , 因此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 , 常年驻防日军部队。据史料

表明 , 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 , 日军方都设有慰安所 , 但慰安所较简陋 , 慰安妇人数也只有数人 , 专供

驻防日军 “使用 ”。如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中 , 在 1945年年初 , 有韩国籍慰安妇 4人。其他日

军据点也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 29 ]

“汤山慰安所 ”。汤山镇位于南京以东的远郊区 , 有温泉 , 是著名的风景区与疗养地 , 又是南京

外围的重要据点。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建有多所别墅 , 还建了一家陆军炮兵学校。日军占领汤山

后 , 长期将炮兵学校占作兵营 , 驻防许多日军。日军当局在当地设立了几家慰安所 , 以供驻防日军之

需。1929年出生的朱家龙老人在 2004年 2月接受采访时说 : “日本人在汤山开慰安所的 , 就在指挥

营后头的 ‘天然温泉浴室 ’里头 , 门很小 , 里面很大 , 我进去看过的 ⋯⋯里头有日本女人 , 也有朝

鲜的女人 ⋯⋯另外一个妓院是个叫天福的日本人开的 , 就在汤山街上 , 现在的 ‘万家乐 ’商店那个

地方 , 大门牌子上写的就是 ‘天福 ’两个字。天福的老婆在里头管一帮女的 , 很凶。”[ 30 ]164 1924年出

生的经友发老人在 2004年 9月接受采访时说 : “汤山的慰安所一开始在老街里 , 是地主袁广智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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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袁广智是汤山人 , 抗战发生后跑到四川去了。鬼子就把他的房子占下来做生意 ⋯⋯慰安所是日本

人起的名字 , 是为了 ‘安民 ’而搞的 , 让日本兵在休息天有个玩的地方 , 不去搞别的女人。慰安所

在老街办了二三年 , 后来搬到了高台坡的巷子里 , 就是现在的信用社的东边 , 也办了二三年。慰安所

是日本商人山本夫妻俩办的 ⋯⋯”1925年出生的刘幸福老人在 2004年 7月接受采访时说 : “日本人

在汤山街上是开过妓院的 , 他们叫慰安所 , 在高台坡那里 , 离我家门口不远 , 有三间大瓦房 , 现在改

成信用社了。进慰安所 , 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 , 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 , 中国人是不让进的。里面

的妓女都是朝鲜人 , 没有中国人 , 但是有几个中国女人在里头给日本人洗衣服。她们在里面的活动 ,

我们站在家门口看得清清楚楚。”[ 31 ]

三、日军方对南京慰安所的管理

　　在日伪当局的组织与主持下 , 南京在日本统治的 8年期间 , 究竟共开设了多少家慰安所 , 已难以

精确统计。

1937年 12月底在南京下关日军 “第二碇泊场 ”任职的日军士兵坂田贞一 , 在晚年回忆了他当时

了解的南京城内外遍设日军慰安所的情况 :

慰安所很早就有了。男人最初去的地方就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下关有 2处 , 城内有 10处或

12处。对岸的浦口也有三四处慰安所。因为没有专门照顾女孩子的机关 , 所以暴行更加严重。

下关的慰安所里朝鲜人比较多 , 中国人从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都有。中国人有中国人呆的房

子 , 朝鲜人有朝鲜人呆的房子。南京城内也有一处日本妇女的慰安所 , 听说有几个在日本做不到

生意的 40来岁的大婶。街道的胡同里也有很多没得到军队许可的暗地里搞的慰安所 , 站在胡同

里的女孩子几乎都是卖春的。是日本人带着五个左右的女孩子干那种私下的买卖。使用避孕套当

然好 , 但是不用的话 , 价钱虽然便宜 , 但很容易患上急性的淋病等性病 , 很危险。军队管理的慰

安所是在门口买票 , 叫来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 把票递给女孩子后再玩。价钱是一日元 50钱左右 ,

挺贵的。如果每个星期日去找女孩玩的话 , 钱会立刻花光的。[ 10 ]338 - 339

1938年中 , 南京伪 “维新政府 ”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编辑出版了一本 《南京指南 》的小册

子 , 提供给驻南京的日军使用 , 其中就公然记载了在南京的 9家陆军慰安所及其位置 : “ (1) 大华楼

慰安所 : 白下路 312号 ; (2) 共乐馆慰安所 : 桃源鸿 3号 ; (3) 东云慰安所 : 利济巷普庆新村 ; (4)

浪花慰安所 : 中山东路 ; (5) 菊花馆慰安所 : 湖北路楼子巷 ; (6) 青南楼慰安所 : 太平路白菜园 ;

(7) 满月慰安所 : 相府营 ; (8) 鼓楼慰安所 : 鼓楼饭店 ; (9) 人民慰安所 : 贡院东街 2号。”[ 32 ]93

无疑 , 上述记录的慰安所仅是冰山一角。

在 1938年春 ,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 (M. S. Bates) 曾亲眼看到张贴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

两大张日军慰安所的海报 , 上面写着 :

“支那美人 , 兵站指定。慰安所第四日支亲善馆 , 由此循河边前行 600米。”

贝德士后来在其所写的关于 “慰安妇 ”的新闻发布稿 《妓院是 “东亚新秩序 ”的政治工具 ———

皇军在被占领的首都大街上肆意行恶 》中转录了这张海报 , 并就此写道 : “海报照片代表装点南京街

道之一种象征模式。这种特殊招贴有两大种展示于中山北路 , 离广场不远。经调查属实 , 它正对着一

所规模很大的女子学校 , 也靠近宪兵司令部。”贝德士愤怒地斥责说 : “甚至连海报的语言都是中日

淫秽的混合物 , 令每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作呕 , 同时又是对于受过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

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军队促进的这种 ‘友好关系 ’, 最好别印出来。沦陷区居民知道 , 日军

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 , 而且愈加增多。但他们希望应该多少考虑一下对于年轻一代心灵的影响 , 以及

一个过去习惯于礼仪的社会的市容。”[ 13 ]40 - 41

伪 “维新政府 ”的机关报 《南京新报 》在 1938年 8月 1日刚一创刊 , 就连续多日刊登整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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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大优惠皇军 ———人民慰安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①

1938年 7月汉口出版的 《宇宙风 》杂志第 71期刊登林娜所写的 《血泪话金陵 》一文 , 指出 :

“在 (南京 ) 城中设立了 17个慰安所 , 到外面强迫美貌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在这些慰安所中 ,

不知道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 33 ]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 日军在南京长期设立的 40多家慰安所 , 有这样几个特点 : 第一 , 多设在日

军驻防营地与日侨聚居区附近 , 如南京城南太平南路科巷、文昌巷、利济巷一带与城北下关一带 ; 第

二 , 多利用原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或富商的住宅 , 也有利用原饭店、旅馆、机关、学校的用房。

由于南京的慰安所数目众多 , 名目繁杂 , 秩序混乱 , 事故频发 , 也由于要预防各慰安所向日军官

兵传染性病 , 日军军方十分重视对南京各慰安所的管理 , 制订了多项规章制度 ,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38年 4月 16日 , 驻南京的日军陆军、海军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 , 专门对南京

地区的慰安所作出如下规定 : “1. 陆、海军专属的军队慰安所与领事馆无关 ; 2. 关于一般人也能利

用的慰安所 , 其老板方面由领事馆之警察管理 , 对出入其间的军人、军属则由宪兵队负责 ; 3. 在必

要的时候 , 宪兵队可以对任何慰安所进行检查、取缔 ; 4. 将来军队也可把民间的慰安所编入军队的

慰安所 ; 5. 军队开设慰安所时 , 需将慰安妇的原籍、驻所、姓名、年龄、出生及死亡等变动情况及

时通报给领事馆。”[ 34 ]179

此外 , 日军方对各慰安所的管理还包括 :

1. 卫生检查 : 各慰安所的床铺、厕所等需定期清洁消毒 ; 慰安所的慰安妇都要定期接受性病检

查 ; 有性病者需治疗或驱逐。

2. 使用规定 : 日军各部队官兵去慰安所的时间分配、费用价格、一次使用时间及必须使用避孕

套工具等 ; 有的日军部队还规定了到慰安所的 “号牌制度 ”, 在部队中特设 “补给副官 ”, 其主要使

命就是安排、分发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证和号牌。

3. 慰安妇生活管理 : 由日军宪兵严格检查监督 , 不许随便外出 , 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 ; 所得收

入上交日军军方 ; 慰安妇若怀孕 , 则杀子留母 ; 慰安妇若生重病 , 则一丢了之 ; 当危急时刻 , 日军要

先杀死慰安妇 , 然后撤退等。

我们在对南京下关区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进行调查时 , 得到了一张当年下关 “华月楼慰安所 ”

的木牌照片 , 上面记载着该慰安所管理规定的详细条文 :

兵站特指定慰安所的规定如左 :

1、每个兵站慰安所内的特殊妇女每隔 5日必须接受宪兵分队兵站支部医官的检查。

2、检查结果不合格者需到特殊治疗所接受诊治 , 未经许可严禁接客。

3、每名慰安妇的检查结果均应有记录 , 全部检查结果应汇编成册 , 以便随时检阅。

4、慰安所开放时间如左 :

兵 : 上午 10时至下午 6时 ;

官 : 上午 10时至下午 9时。

5、慰安所使用价格规定如左 :

兵 : 一元 (一次 30分钟 ) (每延长 30分钟追加五十钱 ) ;

校 : 三元 (一次 1小时 ) (每延长 1小时追加二元 ) ;

高等官 : 三元 (一次 1小时 ) ;

官 : 判任官以下 : 一元五十钱 (一次 30分钟 ) (每延长 30分钟再追加价钱 )。

6、使用指定慰安所的人员必须付费 , 领取和使用避孕套 , 而且事后必须到洗涤室清洗。

7、除军人和辅助军人外 , 任何人不得进入特指定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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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严禁携带酒类进入特指定慰安所。

9、严禁酗酒者入内。

10、不得进入所认定购买号码以外的慰安室。

11、不按规定使用避孕套者严禁与慰安妇接触。

12、不遵守本规定及违反军纪者勒令退出。

昭和十四年三月六日 (1939年 3月 6日 ) [ 27 ]

从这些条文来看 , 日军当局对所辖各慰安所的管理是十分重视与细致的 ; 在实施中 , 对各慰安所

的卫生与各慰安妇的身体检查更是十分认真而严格。

据居住在下关商埠街的金秀英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 商埠街 34号院子里、紧靠惠民河的那

幢平房 (现为下关区公证处的汽车库 ) , 当年就是日军为慰安妇检查、治疗的地方。她当时只有十几

岁 , 经常要到惠民河边淘米、洗菜 , 有时她会好奇地从那幢平房的窗户偷偷地向里面看。她发现里面

经常有很多女人脱光下身 , 坐在一个高高的特制的木椅上 , 有穿着白衣服的医生为她们检查 , 有的医

生还要为她们上药。[ 27 ]

日本军方的资料表明 , 在 1942年年底到 1943年年初 , 驻南京的日军当局曾对南京的各慰安所的

全体慰安妇进行过连续三个月的身体检查。例如自 1938年 6、7月间进驻南京、担负南京警备任务的

日第 15师团 , 直到 1943年 6月调离 , 在南京驻防前后约五年时间。这个属于警卫专用的三单位制师

团的军医部 , 在 1942年 12月到 1943年 2月 , 对其师团所管辖的各慰安所的慰安妇进行连续 3次的

身体情况检查 , 并在 《卫生业务要报 》上公布了检查结果 , ① 从这份检查结果上可以知道 , 驻南京日

军当局对慰安所与慰安妇的严格管理 , 使慰安妇中的性病发病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并不是日军

当局对慰安妇的爱护与关心 , 而是完全为着既能让日军官兵得到性满足 , 又能使日军官兵免受性病的

侵袭 , 为着保护与提高日军的战斗力、最终取得侵华战争的胜利。

四、南京慰安妇的血泪

　　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 , 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她们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

残。她们根本不被当作人 , 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一位曾沦为慰安妇的中国老太太后来

控诉说 : “那里成了驴马配种站。”日本学者则称慰安所是 “色性的地狱 ”。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 ,

觉睡不好。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 ; 有的躺下去 , 就再也未能爬起来 ; 有的被虐杀而死 ;

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 , 苟延残喘 , 没了灵魂 , 形同僵尸。若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 , 则

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 , 日军轻则施以饥饿 , 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

足 , 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 , 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一位被俘的中国士兵在南京日军军营里服苦役。他后来从南京逃出来 , 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在日

军军营一个慰安所中慰安妇们的悲惨情况 : “我只好往屋里送 (水 )。我方才走进去 , 便一眼看见了

两位女同胞掩在一条毯子下 , 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 “皇军 ”官佐 , 一个人穿了一件女衣在狞

笑 ⋯⋯后来我见得太多了 , 才知道可怜的女孩子们 , 就是在大白天 , 也哪能穿衣服呢 ? ⋯⋯黄昏时

分 , 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 , 总是听到哀嚎和嘻笑 ⋯⋯每次走到街上 ⋯⋯同胞

的尸体可实在多得可怕 , 特别是多添了许多裸体女尸 , 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 , 才被敌军顺势来

个剖腹。”[ 35 ]36

日军方管理慰安所的规则虽明文规定禁止日军酗酒者入内 , 禁止携带刀、枪等武器入内 , 但事实

上都得不到日军官兵遵守。如在下关华月楼慰安所 , 据知情老人樊桂英回忆 , 经常有酗酒后的日军士

051 社会科学战线 ·2007年第 3期 ·抗日战争研究

① 这份检查结果的详细情况 , 参阅吉见义明主编 : 《从军慰安妇资料集》, 日本大月书店 , 1992年版 , 第 173—176页。



兵强行入内。有一次 , 一个酗酒的士兵冲到楼上 , 企图进入一间慰安室 , 室内的慰安妇急忙将门关

上。日兵撞门不得入内 , 就抽出随身携带的军刀顺门缝向内劈去 , 竟将抵门抗拒的慰安妇的膀子刺得

鲜血淋漓。后来 , 该慰安所的日籍老板喊来宪兵 , 才将这个士兵带走。[ 27 ]

一位南京民间学者在上世纪 80、90年代 , 曾在南京走街串巷 , 实地走访调查了 22位曾被迫做过

日军慰安妇的南京老年妇女 , 记录下她们的血泪史。由于种种原因 , 他的调查材料一直未能公开 , 最

近才向笔者展示了这批珍贵的原始笔录。这是南京最早、最集中的一批中国慰安妇的档案材料。其主

要内容如下 :

杨隆珍 : 出生于安徽东部农村 , 1940年前后流落到南京 , 靠打佣工为生 , 家住中华门外西

街 ; 1942年夏 , 她被伪保长以 “帮太君洗衣 ”为名 , 骗入大行宫利济巷 “东云慰安所 ”, 在棍

棒毒打下沦为慰安妇 , 规定每天接待日军官兵不得少于 5人 ; 一次她生病不能 “接客 ”, 竟被日

军拳打脚踢 ; 她亲见许多慰安妇姐妹被折磨而死后送往南京城西清凉山日军小火葬场焚化 ; 一年

多以后 , 1943年秋 , 她才被一位远亲营救出来 ; 20世纪 60年代她在南京一度担任过一家街道居

民委员会的主任 , 80年代初摆烟杂摊 , 1995年辞世。

姚曼莉 : 战前原为上海电台艺员、歌手 , 家在南京 ; 1939年被日军强征入三牌楼 “故乡楼

慰安所 ”; 初为少佐以上的日本海军官佐提供性服务 , 因才貌出众又会几句日语 , 被日海军司令

部一大佐包养 ; 1944年生一女 ; 解放后 , 姚在某中学教音乐 ; 20世纪 50年代 , 姚因 “经历复

杂 ”受过审查 ; 1993年因病去世。

马红妹 : 南京人 , 1937年底在城南一家机织作坊做工兼佣人时 , 被强掳入蓝旗街日军简易

慰安所 ; 半年后侥幸逃脱 , 后返乡务农 ; 1996年辞世。

胡文英 : 南京人 , 1940年在南京养济院当佣工时 , 与胞妹胡文秀同被汪伪社会福利局官员

骗入城西 “浪速楼慰安所 ”; 1943年 , 胡文秀被害致死 ; 胡文英在 1941年逃出慰安所 , 后嫁给

一职员 , 终身未能生育 ; 儿子为早年抱养的。

徐明香 : 南京郊区人 , 原在家务农 , 1942年进南京城打工 , 被汪伪特工绑架 , 以 “通新四

军游击队 ”罪名 , 关入城中警察局 , 恐吓后再被强行送入 “大华楼慰安所 ”; 1942年底被家人营

救出来 ; 1990年病故。

杨泽慧 : 南京郊区栖霞人 , 家住栖霞街 ; 1941年与施惠珍等 4名年轻女子 , 同被到郊区以

招店员名义的太平南路日侨商店老板 , 骗至 “青南楼慰安所 ”; 半年后其家人托请汪伪权要陶锡

山出面保释出来。

施惠珍 : 1920年出生 , 1941年被太平南路日侨商店日本老板以招店员名义 , 骗入 “青南楼

慰安所 ”; 后因患病被日本人扔在南京郊外的荒地上 , 被当地人营救。

朱桂花 : 小学文化 , 遭遇与杨泽慧、施惠珍相同 ; 抗战结束后在江南水泥厂工作。

郑明霞 : 上世纪 30年代中期为夫子庙怡春院妓女 ; 日本占领南京后被强征入贡院东街 2号

的 “人民慰安所 ”; 1940年不堪非人的折磨逃出来 ; 1949年解放后 , 被安排在工厂工作。

何庭华 : 原在夫子庙秦淮居酒家务工 ; 1943年被汪伪保长骗入 “人民慰安所 ”; 以后经历大

致与郑明霞相同。

吴邦英 : 南京人 , 住铁路二村 , 丈夫是铁路工人 , 婚后生有一子一女 ; 1942年随丈夫过江

探亲时 , 在商埠街被汪伪侦探绑架 , 罗织罪名关押刑讯 , 其夫被拷打致死 , 吴被强送入 “鹤见

慰安所 ” (隶属驻南京的日本海军部队 ) ; 一年后获救。

张中琴 : 1944年其兄在抗日作战中牺牲 , 她被当地汉奸强押送到日军宪兵队 , 遭轮奸后送

至 “鹤见慰安所 ”; 半年后得以逃出。

上官红云 : 1939年外出游莫愁湖时被汪伪特工绑架 , 强送入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 ”; 后被

美国友人出面救出 ; 抗战胜利后 , 她曾化名在报刊上撰文 , 控诉日军慰安所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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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香 : 原籍南京郊区江宁县湖熟镇 ; 1936年 , 17岁的朱金香随堂姐到南京城南一家织布

作坊当织布女工 ; 1937年 12月 13日 , 日军进攻中华门那天 , 朱金香挎个包袱 , 随逃难人流涌

往下关江边 , 为滔滔大江阻隔 , 迫不得已潜回城里 , 藏匿于清凉山下一户菜农家中 ; 一个多月

后 , 日军大屠杀停止了 , 她欲返回城南找堂姐 , 在途中被日军抓住 ; 日军将她五花大绑 , 与其他

几十位妇女一起 , 押到五台山下一排平房里 ; 那房子共 7间 , 每一间又以芦席和军用帆布隔成若

干个小单间 ; 门外有日军持枪站岗 ; 房子里时时传出受害妇女的哭叫声和日本兵无耻的嬉笑声 ;

此后 , 她就成了日军的性奴隶。日军官兵只给她们每人一条军用毛毯、两条毛巾和一块药皂 ; 寒

冬腊月 , 薄毛毯根本不顶什么用 , 半个月里有 10名妇女冻饿生病而死 ; 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 ,

吃的是粗面馒头与两瓷缸马铃薯汤 ; 她们想自杀 , 连一根上吊用的裤带都没有。有一天 , 朱金香

实在忍受不了日本兵的非人折磨 , 奋起反抗 , 抓伤了一个日本兵的脸。她遭到一顿毒打后 , 仍不

屈服 , 结果又被捅了几刺刀 , 昏死过去。一个日军军官认为她死了 , 便叫一个打杂的中国老汉将

她裹进破芦席 , 拖到五台山坡 , 扔在乱坟堆中间。寒风一吹 , 朱金香苏醒了过来。那位老汉还没

离开 , 听见朱金香的呻吟声吓了一跳 , 悄悄将她抱上推车 , 送往附近的虎贲仓棚户区。一对老夫

妇冒着危险收留了她 , 朱金香认他们为干爹干妈。几年后 , 她重新进入织布作坊做工 , 并结婚成

家 , 但已不能生育。日本投降后 , 她和丈夫去育婴堂抱养了一个女婴。1981年 , 朱金香从南京

城南某纺织厂退休 ; 1989年辞世。

小贺 : 南京人 , 家住升州路 , 原为中央大学学生 , 文弱白静 , 戴一副近视眼镜 ; 南京沦陷

时 , 她为照顾患重病的母亲 , 随家人躲入阴阳营难民区 ; 秩序稍定后 , 她刚回到家中 , 家庭即遭

几名日军的抢劫与强暴 , 保姆被奸杀 , 母亲惊吓而死 , 她被日军强奸后 , 被抓进一家慰安所 , 与

朱金香同在一处。不久 , 她不堪折磨 , 精神崩溃 , 又抓又咬 , 竟被日军开膛剖腹 , 割掉乳房 , 野

蛮地杀害。朱金香目睹了小贺的悲惨遭遇。

邵美英 : 长相清秀 , 皮肤白净 ; 1934年春 , 18岁的邵美英跟表姐来到南京打零工 ; 1938年

秋一天下午 , 她和几个未办 “良民证 ”登记的年轻妇女被抓进了伪警察局 ; 后被汉奸交给日本

人 ; 两个日本军官盘问一番后 , 就将她们带到太平南路的 “青南楼慰安所 ”; 从此 , 她深陷火

坑 , 生不如死 ; 一天 , 一名日军炮兵中佐来到青南楼慰安所 , 一眼就看中了邵美英 ; 以后此人便

常常光顾青南楼慰安所 , 专找邵美英 ; 后来干脆包下了邵美英 , 长期霸占 , 并生一子。邵美英后

来听这个日本军官说 , 原来她的长相与这个军官的日本妻子有几分相似 , 她成为 “替补品 ”。

1944年底 , 那日军中佐远调南洋战场 , 日本战败后不知所终 ; 而邵美英才得以恢复自由。上世

纪 50年代末 , 邵美英曾在玄武区一家街道食堂干过炊事员 , 以后一直在新街口附近一条巷口卖

鸭血粉丝汤、葱油饼、馄饨。对早年当日军慰安妇的经历 , 她从不愿提起。后来 , 经过一位在

“文革”中曾救过邵美英一命的某派出所老干警反复做工作 , 她才终于开了口。邵美英于 1990

年病故。[ 36 ]

在 2006年 4月 , 我们在汤山找到了一位活着的慰安妇老人 ———78岁的雷桂英。她告诉我们 , 她

于 1928年生于汤山一个农家 , 不识字。约在 1940年她 12岁时就遭到日军的 5次强奸。后来 , 她被

住汤山的一家日本人夫妇雇去做保姆。当她到这家日本夫妇家后 , 才发现是被骗去做慰安妇。这家日

本夫妇就是汤山高台坡慰安所的老板。雷桂英在刺刀与皮鞭下 , 每天要 “接待 ”4、5个日本官兵。

直到日本投降 , 她才跑了出来。她已没有一个亲人。17岁她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医生检查后说 ,

她永远不能生育了。她只得领养了几个小孩。最近 , 她的养子几经考虑 , 终于动员她母亲勇敢地站出

来揭露真相 [ 37 ] (2007年 4月 25日 , 雷桂英在南京去世 ———编者按 )。

韩国籍慰安妇的命运同样充满血泪。曾于 1939年至 1942年在南京利济巷 2号 “东云慰安所 ”做

过 3年慰安妇的朝鲜姑娘朴永心 , 于 1921年 12月 15日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平安南道后浦

里一个贫苦人家 , 自幼丧母 ; 1939年 8月她 17岁时 , 被日方当局以招 “女看护 ”为名骗到南京 ,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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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利济巷 2号 “东云慰安所 ”; 开始她不从 , 被日籍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 , 饥饿、吊打 , 最后

被迫沦为慰安妇 , 受尽侮辱、蹂躏与折磨。有一次她来月经 , 下身血流不止 , 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

要她 “接待 ”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 , 那日本士兵竟惨无人道地拨出身上的佩刀 , 向她的脖子上

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 , 鲜血飞迸 , 跌倒在地。幸亏慰安所中的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

国小诊所包扎急救 , 才逃过一死。1942年 5月 , 她被日军当局作为 “军需品 ”送往东南亚战场 , 才

离开南京。2003年 11月她被我们接来南京时 , 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伤痕 , 说 : “我的人生太苦了 , 几

本书也写不完。”[ 38, 39 ]

在 1937年年底被日军强征到南京浦口做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义庆 , 于 1916年 12月 6日出生于

汉城市内 , 家中原有姐妹 7人。1937年 12月 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 , 她就被日军从韩国骗来南京。她

当时 21岁。她到浦口时 , 正是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之时。她被强迫做慰安妇 , 从此开始苦难的日子。

以后她又被日军带到长沙 , 最后来到武汉 , 一直是日军的性奴隶。因为反抗日军的强暴 , 她被日军打

坏了左手 , 造成骨头畸形。由于日军的摧残 , 她无法生育。战争结束后 , 她留在了武汉 , 与一位中国

人建立了家庭 , 并领养了中国养子。现在与养子一家共同生活。2001年 9月 , 史学工作者陈丽菲到

武汉金义庆家中访问 , 刚进其家门 , 金义庆老人就抱着陈丽菲大哭起来。[ 40 ]

日本籍慰安妇的命运也十分悲惨。南京沦陷时期在下关三明旅馆工作的刘聚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

发生在南京下关某慰安所的一个惨痛故事 : 有一个日本军人去一家慰安所 , 没想到他按号头叫出的慰

安妇恰好是自己离别多年的妻子。夫妻两人抱头恸哭 , 最后双双自杀。[ 27 ]即使有些慰安妇侥幸能活着

逃离慰安所 , 但身心遭到极大摧残 , 特别是染上各种性病 , 给她们带来极大的伤害与终生的痛苦。

1939年 6月 22日金陵大学美籍植物学教授史德蔚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南京教会鼓楼医院美籍医生提

供的证言 : “就他们在医院的经历 , 他们说自从日本人进城后 , 性病的比例从 15%上升到 80%。军队

要大量妓女 , 不断有人从周边农村抢走妇女 , 把她们送进城以满足需要。而且因为她们对性病毫无防

御力 , 很快就会染上重病。在这种行当里不再有使用价值 , 所以就不断地要求新的妇女来补

充。”[ 13 ]360

南京的慰安妇除了在南京的慰安所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摧残与折磨外 , 还有许多更不幸的慰安妇被

日军当作 “军需品 ”, 秘密押往中国与海外的其他战场 , 供那里的日军部队蹂躏。据韩国 《新东亚 》

杂志 1994年第 3期的一份史料披露 , 在南京的 “故乡楼慰安所 ”、“浪速慰安所 ”的许多慰安妇 , 在

1942年 5月 , 应日本 “南方派遣军 ”总司令部要求 , 被在南京的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送往太平

洋与东南亚战场 , 后被分配在驻缅甸与中国云南西部的日军部队中。这些慰安妇有日籍、韩国籍、中

国籍等。[ 41 ]日军精锐的第 56师团于 1942年 5、6月从缅甸攻入中国云南省西部 , 企图从这里进击云

南省会昆明 , 包抄中国国民政府大后方地区的后路 , 但在怒江边遭到中国军民的拼死抵抗 , 一直未能

跨过怒江 , 形成为时 2年多的中、日军队隔怒江对峙的态势。在这漫长的对峙时期 , 日军当局为维持

士气 , 从后方调来大批慰安妇 “劳军 ”, 其中就有从南京调去的许多日籍、韩国籍、中国籍的慰安

妇。这些慰安妇在滇西前线遭受了日军两年多的蹂躏。1944年 6、7月间中国军队反攻怒江西岸 , 日

军第 56师团拼死抵抗 , 于 1944年 9月初全军覆没。怀着武士道精神的最后一批日军野蛮地屠杀了全

部随军的慰安妇 , 然后全部自杀。但在日军的枪口下 , 竟然有 4个韩国籍慰安妇奇迹般地逃了出来 ,

最后被中国军队俘虏 , 并留下了一张被俘慰安妇的 “经典照片 ”。其中就有那个曾经在南京利济巷 2

号慰安所中生活过三年、后被送往滇西松山的朴永心。当时她已怀孕几个月 , 腹部隆起 , 在激烈的逃

生路上下身流血不止 , 生命垂危 , 被中国军队送到医院抢救 , 取出死胎 , 后又被送回朝鲜 , 割掉子

宫。她再也不能生育。她也再未结婚。她从孤儿院收养了 1个小孩 , 在艰难中活到了 80多岁 , 活到

了 21世纪。我们南京学者与日本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 , 在平壤找到了这位饱经沧桑血泪的老人。

我们还在云南找到了她当年遭迫害与逃生的道路 , 找到了她被日军强迫拍下的裸体照片 ; 在南京找到

了她当年被蹂躏的利济巷 2号慰安所旧址。2003年 11月 , 我们将这位老人先后接到了南京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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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 控诉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给她带来的终生的痛苦。[ 38 ]

无数的南京慰安妇受尽凌辱折磨 , 带着肉体与精神的深重创伤 , 在血泪中死去。她们的冤魂日夜

望着南京故乡哭泣。

五、南京 “慰安所 ”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查封

　　应该指出 , 日本当局在南京实施 “慰安妇 ”制度 , 实质就是把日军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妇女强奸、

轮奸的性暴行合法化、公开化、制度化、商业化 , 但其践踏妇女人格、摧残妇女身体的实质并没有改

变 , 甚至比强奸妇女有过之而无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当局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后 , 并没有也不可能约束与根绝日军对当地中国

妇女的强奸暴行。在日本统治南京 8年期间 , 驻防日军的性暴力时有发生 , 成为与慰安妇制度并行不

悖的殖民地现象。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 1938年 9月 2日的日记中记载 , 在日

军侵占南京近一年以后 , 南京的日军仍随意地抢劫居民财物与强奸中国妇女 : “我们去看夏老太 , 一

位 80岁的老婆婆。她说 , 甚至现在 , 每天黄昏时 , 她与家人仍去从前的安全区的一所房子。她在那

儿住了好几个月。她们害怕晚上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日军 ) 士兵们几乎每天都来 , 要找 ‘花姑娘 ’,

即年轻的女子 , 并随意拿走鸡、鸭、猪、谷物和蔬菜 ⋯⋯路上 , 我们仅看到一个年轻女孩 , 大多数姑

娘白天不敢出来。”[ 9 ]434

1944年 11月 , 冈村宁次大将调来南京 , 升任日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官。这位侵华日军的新任

最高领导人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通 , 同时也是日本罪恶的 “慰安妇 ”制度的创始人。因此他来南京任

职后 , 日军的慰安所得到更加有力的庇护 , 相安无事 , 甚至有所发展。

直到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9月 9日冈村宁次向中国战区受降主官、陆军总司

令何应钦签署投降书以后 , 由于何应钦迟迟没有下达解除驻南京日军武装的命令 , 驻南京、芜湖一线

地区的日军有 1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与几个特种兵联队 , 均受冈村宁次直接指挥 , 在一度的沮丧以

后 , 又重新气焰嚣张与无所顾忌起来。其表现之一 , 就是 “日军的慰安所依然生意兴隆 , 醒目的牌

子高悬街头 ”。败降日军的嚣张气焰与无所顾忌激起了南京中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担任南京警备司令

的邱维达经请示何应钦授权 , 于 1945年 10月收缴日军的武器、弹药与物资 , 集中看管全部日军 , 限

制冈村宁次等的行动等 , “同时 , 日军设在南京的 ‘慰安所 ’也予以查封 , 把招牌砸掉 , 所有中外从

业妇女一律遣散 ”。[ 22 ]134

至此 , 在南京存在了约 8年之久的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制度 , 才被彻底送进了历史垃圾堆。

日本当局制订的 “慰安妇 ”制度及其实施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战争暴行 , 充分暴露了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 ! 然而 , 近年来日本右翼

势力与日本当局中的一些人 , 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 , 在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的同

时 , 也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本文仅以日军在南京一地实施慰安妇制度 8年的

铁的事实 , 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当局中一些人言论的荒谬与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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